    一陣溫暖的陽光闖進微微震動的玻璃窗，隨著匡啷匡啷的聲響輕輕搖晃著讓我捨不得離開夢鄉。隔壁男孩興奮的耳語，卻讓我突然跌進另一個美麗的迷惘，不!這不是夢!我一拼命，睜開眼轉頭死盯著一旁越轉越快的風景畫，一個白底藍字的殘影呼地跳出視線之外—花蓮站剛剛在我自覺浪漫的氣氛中默默地離開，那個原本要到達的月台。
    踏在車站前的柏油路上，忍不住懷疑剛剛掉頭回來是不是又下錯了車站。眼前只有幾間平房，巧妙地用一種緩慢的節奏音符般散落馬路前方，阿芳冰店、人客自助餐、榕樹下檳榔……隨著視線在一顆一顆少到可憐的音符間遊蕩，我懷疑這篇奏不成曲的樂章，說的是閩南少女還是阿美姑娘?
    踏在被馬路熱氣使勁想擠乾的腳踏車上，儘管離地面高了半尺卻絲毫感覺不到一絲偷來的清涼，滿腦是擠爆頭殼的火氣和深刻的美景和一頭想殺進便利商店的慾望互相衝撞。(為什麼當初要選擇這個旅行的方法?)。
    踏在兩圈被燒燙的火輪子上，馬戲表演般從鯉魚潭巡迴到林田山。沒有觀眾沒有鼓勵沒有一陣陣驚駭的呼喊，只有”自己”與”自己”私密的對話。從兩個陌生的人，缺少該有的讚美和擁抱，到漸漸交換彼此的溫度和想法。我慢慢看見心裡燃起的燭光，聽見心中清晰微弱的聲響。只有少了一切的環境，才看的見自己擁有多少。

    這幾天，靜靜的，因為是留給自己的。漸漸從別人的角度脫離，重新真實的認識"自己”這塊從未涉足的桃花源。去過哪裡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現在，我有一股來自心中的力量，讓我用自己的方式詮釋這個世界，讓我學會在世界的洪流中不會迷失方向。
    開往宜蘭的火車上，坐在身旁的是這班車的火車司機，準備在宜蘭站接手這一輛火車接下來的旅行。聽著髮根微白的他說起故事來依舊意氣風發，空氣中有種纏綿的味道，看起來一定很像爺爺在跟小孫女講故事吧!簡媜說：「寧願是荒野上飢餓的鷹，也不願做肥碩的井蛙。」小小的我踏出故鄉的土地，卻在那裏認識自己。

    我知道，這次的流浪，終究會結束在最熟悉的家鄉。但我也知道，過去的旅行雖然像虛幻泡影，消失的沒有痕跡，卻在心裡真實地留下些什麼東西，不是嗎?
